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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旱和雨》Drought and Rain
演出日期：2012年9月8日19:30  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  台灣首演場
一、在高雄‧回家   Ở Cao Hùng mà như ở đất mẹ
    表演藝術之於人類生活，不僅止於美學，更具藝術本質中固有的社會觀照。今年4月歐美三大舞團之一的DV8肢體劇場《Can We Talk About This？》，探討國際伊斯蘭教人權相關議題。同樣的，即將於9月份到來的艾索拉《旱‧雨》，將再次帶領高雄市民碰撞一個更為切身相關的議題，那就是世界和平的追求與戰爭的省思，以及新住民在台灣的人權處境。

    《旱‧雨》是齣巡演全球的越南史詩舞作，高雄市民的組成有超過一萬名是來自越南的新住民，下一代在台灣出生、成長，漸漸從家庭步入社會生活。「劇場的演出不能和觀眾脫節」，我們將以具體的行動，推出長衫專屬優惠，歡迎在台灣的越南籍新住民攜家帶眷，能以優惠票價大步跨進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，共同參與高雄市的藝文生活，欣賞屬於新住民母國的歷史文化與生命故事。
    希望藉由這次演出，延伸劇場藝術本質的社會關懷力量，讓高雄市與台灣社會碰撞新住民議題，更期待市民朋友能夠關注生活周遭的越南籍新住民，一起共赴這場藝文饗宴，併肩而坐分享彼此的生命經驗。

二、相關活動規劃
（一）宣傳文宣中越文並置，且有專屬越南文版的DM，讓更多在高雄的新住民確實接收到資訊，同時推廣越南文化。
（二）售票點除了既有的兩廳院售票系統外，更走入在高雄的越南籍新住民的聚會場所，如越南小吃店，以確實讓新住民收到相關資訊內容。
（三）預計於9/6邀請在高雄的越南籍新住民，與《旱‧雨》的舞者對談，舞者皆為70歲以上的越南母親，她們曾隨舞團巡演世界各國，希望可以透過對談分享彼此的生命經驗，以及文化差異下所產生的誤解和趣事。
三、節目內容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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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一部捕捉人類為衝突付出代價的作品」～The List
「深刻、發人省思且振奮人心」～衛報 (2011年9月)
「充滿詩意的獨特作品」～泰晤士報 (2011年9月5日)
「為祖國面臨苦難所展現的堅毅，留下悲喜交織的見證」～曼谷郵報
劇作、編舞、佈景、燈光與服裝 Ea Sola
作曲 Nguyen Xuan Son

編曲 Nguyen Xuan Son, Ea Sola

歌詞Nguyen Duy, Ea Sola
法籍越南裔編舞家艾．索拉出生於越南，在巴黎習舞。她在越戰如火如荼時離開家鄉，1990年返國，花了五年的時間研究越南傳統音樂與舞蹈，以及越戰對當地人民所遺留的影響。

此次研究的心血結晶即是1995年的《旱和雨》，這是一部歌頌歷史與文化記憶，反省衝突與帝國主義之代價的作品。16年後，艾．索拉帶領一群來自北越的老婦人，當年她們的歌聲撫慰了前線的士兵，以及六位傳統音樂大師組成的樂團，重新詮釋這部動人的作品。

表演者時而做出緩慢、優雅如催眠般的動作，時而表達出急切、貼近內心深處的反應，由親身經歷過戰爭的表演者擔綱，以震撼、磅礡的方式共同呈現出戰爭的人文遺跡。

編舞的話

我看見男人黝黑的背部，和一般人沒兩樣，承載著千萬年辛勞的痕跡。太陽照耀人類，一個個的身體跳著流傳千年的舞，迎接太陽升起。

我從泥土地跋涉到柏油路，風塵僕僕多年。尋找合唱團，尋找一種聲音。一丁點星光。帶著那次相遇的回憶一路走來。
│回憶的責任
1995年的《旱和雨》源於對戰爭的回憶，為了構思這部作品，我透過舞蹈與傳統音樂來研究越南最初始的文化。
研究過程中，我遇到一些婦人，她們和幾百萬名其他越南人一樣，在越戰期間被迫拿起槍枝，加入抗戰。她們守衛著村落的傳統，成為《旱和雨》中的表演者。如今她們年紀約75-90歲。
我在1991-1995年進行的《戰爭的回憶》，延伸成為1996-2010年所創作的舞台劇、文章與視覺影像等一系列作品，目的是完成另一個回憶。
│世界的回憶
古老的記號，遙遠，萬物尚未存在之時。我們是記憶所建造的，藉由身體的形式。
我的作品是將自己置身於作品主題之中，亦即知覺、記憶的問題。我不打算評論戰爭或戰爭的殘酷。而是向前跨一步，讓自己瞭解戰爭如何發生？自古有之，永無休止。因為我們的生存之爭從未結束。
這部作品讓我得以聆聽幾首喚醒回憶的曲子。我們聽見了自我，光年以前，人類尚未長出雛型，在星空之中，在深海裡。
我們的回憶不全然是隱晦的。這部作品本身不就是關於思考自我嗎？體認另一個回憶、釐清回憶？這就是我致力許久的作品所教會我的道理。
│從意義中生存

在重新製作《旱和雨》的過程中，我認識了另一群婦人。她們和1995年版本中的表演者不同：她們沒有經歷過法國殖民，面對美國人時也沒有以槍枝武裝。她們在前線以歌聲撫慰士兵。
永恆在我們面前倒下，在那沾滿鮮血的路上…這群婦人沒有參與打戰，歌聲是她們唯一的武器。歌聲讓一切恢復了意義，為深夜和破曉帶來意義。

集合這群婦人後，我發現她們不在殺戮中求存活，她們唱歌。她們在前線撫慰傷者。我覺得必須讓這群婦人唱歌，透過她們，我在回憶的責任及世界的回憶之間找到了意義。 

│劇情

太陽神和雨神沉醉於自身的能力，覬覦控制大地。無名氏穿越田野，唱出他的痛苦。太陽神和雨神持續帶來乾旱及洪水。無名氏日夜不停哀鳴，傳到了太陽神和雨神那裡。祂們暫時化身人類，才知道釀成禍害。太陽神和雨神於是決定創造四季，結束這場災難。 

一片渾沌之中，離無名氏不遠處，未婚妻離開她家，前去和未婚夫會合。道路卻沒有將她帶往等候著她的幸福。旅程上她聽到大自然的脈動在說話，找不到她的未婚夫。於是，月亮升起又落下，未婚妻丟掉婚紗。她穿越田壟，和古老的月亮、新聲音相會，她視其為子女，陪伴她將快樂的時光化為歌聲。 

│音樂

我借用來自越南北部紅河三角洲傳統音樂的古老樂風，再剔除隨著時間演進而攙入的裝飾音。兩種類型的樂器最為重要：打擊樂器合奏，以及二弦樂器維列琴 (viele) 與月琴。 

我邀請作曲家Nguyen Xuan Son為這部重製作品編寫打擊樂的曲目，他也和我分享編曲與創作過程，以及合唱部分的編曲。 

│歌曲

太陽神、雨神和無名氏的歌曲述說出《旱和雨》的故事，合唱部分分為管弦樂團與本作的表演者。 

│歌詞

歌曲的歌詞是依據《旱和雨》的劇情而創作。我邀請越南舉足輕重的當代詩人Nguyen Duy，以興發情感的方式撰寫歌詞。重製作品中的歌詞與原版一樣。 

│祭拜用之肖像

肖像以黑白兩色畫製，原是置於神壇供祭祖之用。《旱和雨》中的肖像主角是法國殖民及越戰期間亡故的反抗軍、士兵與不知名人士。 

依據相同習俗，本作中以顏料或膠彩繪製的人物像則是越南自建國至19世紀末的歷史人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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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．索拉EA SOLA

艾．索拉出生於越南南部高原地區的林同省 (她拒絕透露出生年份，僅表示「年紀是虛幻的」)。她的父親是與美軍作戰的反抗軍，1974年她跟隨具有波蘭與匈牙利血統的法國籍母親離開越南，最後落腳巴黎。那是個令我無力招架的經驗：「我成長的環境是美好的。來到巴黎後，一切事物變得龐大、機械化且懾人」，她說道：「我必須反抗，來拯救自己。」 

艾．索拉每天到街上去，靜止不動地站上7個小時之久。「我用這種方式來表達：我不屬於這裡，我不是你們的一份子。那是個驚人的經驗：我學習控制自己的身體，而當我看著旁觀群眾的反應時，我發現了控制節奏、張力與空間的方法。最後有人告訴我，我的舉止是種藝術表演。」 

日本舞踏大師田中泯 (日本身體氣象農場創辦人) 是其中一位發掘艾．索拉的藝術家和智識份子，艾．索拉在其農場住過一段時間，和其他藝術家一起照料稻田。作曲家李格第 (György Ligeti) 也鼓勵過艾．索拉。「李格第給了我信心，去進行回憶與意識的探索。我非常想念他。」 

在法國期間，艾．索拉的街道表演風靡了群眾。但她渴望返回家鄉，她於1990年獲得法國文化部補助，讓她返回越南的夢想成真。「我邊哭邊親吻大地，」她說道：「但那裡滿目瘡痍。戰爭與禁貿令摧毀了一切。越南有如身陷黑暗之中。」 

艾．索拉的目標是製作一部以戰爭的集體記憶為靈感的音樂劇。為進行研究，她前往越南北部紅河三角洲的偏遠村落，部份的傳統文化在當地依然留傳。 

「越南文化源自於村落和大地，」艾．索拉表示：「藝術是由農人所創造的。當人們每天都忙於確保下一餐的著落時，幾乎沒有多餘的時間或力氣用於創造文化。」 

傳統上，越南婦女結婚後就不再跳舞。但在許多村落裡，只有老婦人還記得她們年輕時的儀式和慶典。「這些都是為了存活而背上機關槍的女人，如今成為舞蹈的守護者。」艾．索拉說：「我瞭解到，要讓作品忠實呈現的方法，就是讓這些婦人參與製作。」 

這個計畫即是《旱和雨》(Sécheresse et Pluie) 最初的版本，1995年首度於全球演出。「有些婦人從未離開過她們的村落，也沒搭過車，更別說搭飛機了。」艾．索拉說：「她們嚇壞了，有人嘔吐，但依然堅持參與演出。其中一位70幾歲的婦人健康狀況是禁不起長途旅行的，但她央求我帶她一起去。她的演出棒呆了。」 

音樂是由有固定音高的打擊樂器、弦樂器，與獨特的圓形越南「月琴」所組成的傳統合奏樂團所演奏，由北越戲曲音樂嘲劇 (Cheo) 大師Nguyen Xuan Son帶領演出。雖然艾．索拉作品中的影像多半是抽象的，但本質是部寓言劇，劇中太陽神和雨神企圖駕馭一群無能為力的人民，實則指涉戰爭及越南極端的氣候。「這是一部關於人們戰爭回憶的作品，」艾．索拉表示：「但某部份而言，越南人的悲劇來自於他們與自然的無止盡抗爭。人民必須與氣候奮戰求生存。」 

2005年，艾．索拉創作了第二個不同的版本，由古典舞訓練出身的河內越南國家芭蕾舞團的舞者擔綱演出。「我想要和戰後出生的年輕一代合作。他們表示從未想過越戰，他們的生活似乎絲毫不受其影響。但漸漸地故事一個個浮現。一名年輕舞者的父親平常不太說話，他後來才知道父親曾打過越戰。他告訴我：「現在我開始瞭解父親沉默的原因了。」 

《旱和雨》第三個版本是應愛丁堡藝術節總監米爾茲 (Jonathan Mills) 邀請創作的，他觀賞過原作，希望介紹給英國觀眾。「一開始，我不確定如何重製這部作品，」艾．索拉說：「當初演出的婦人現年80-90歲，也有幾位過世了。但我找到與這些婦人經驗不同、略微年輕的一輩。她們沒打過越戰，不過還記得到前線唱歌撫慰傷者的事。這群女人不帶槍，卻帶來歌聲，這畫面似乎很美。」 

本作品的高潮是婦人拿著亡者的照片。「越南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憑弔的亡者，」艾．索拉說。不過也有片段的表演是歡欣奔放的。已婚的越南婦女禁止放下頭髮：但舞者一度取下髮夾，瘋狂似地甩動長髮，直到全體陷入一片黑色的髮海。這舉動看似反抗與慶祝，彷彿女人拋開了多年的壓抑，重返年輕歲月。 

「越南社會對女人並不寬容，」艾．索拉說：「那不是個寬容的社會，就這樣。但我希望，《旱和雨》最終不只是部關於戰爭、越南或美國的作品。它和我們所有人有關─ ─我們如何承受苦難，卻都能學會寬恕。」

